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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wakening has long been seen as the herald works of new women, in which the heroin 

Edna is seen as the predecessor of new women.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method “covert progression” 

put forward by Professor Shen Dan, explores the details in this novel, in an effort to find the hidden 

covert progression which conflicts with the surface narrative. This covert progression satirizes the 

seeming theme of this novel-marriage, maternal love and female independence, which shows the 

conservative stand of Kate Chopin. 

 

《觉醒》中隐性叙事进程下的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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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觉醒》长久以来被看做维多利亚时代新女性的先声，其女主人公埃德娜也作为新时代新女性

的代表受到女性主义的追捧。本文从申丹教授提出的隐性叙事进程这一概念出发，挖掘小说中的细节

描写，发现同显性叙事进程相抗衡的一股隐性叙事暗流。这一隐性叙事进程对小说的主题——婚姻、

母爱和女性独立——进行反讽，表现了作者的保守立场。 

1. 简介 

从古希腊以来，情节就是文学所关注的问题。传统文学评论也聚焦于情节的发展，但是就

情节的发展而言，评论家们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对《觉醒》的分析，有的把埃德娜最后的自

杀看做是一种胜利，给维多利亚沉闷的社会当头一棒，也有人认为埃德娜的自杀是一种失败，

屈服于社会规范。同样一部小说，从情节来看两种结论都有一定的道理。申丹发现，仅仅从

显性叙述来看一部文学作品，往往只能从宏观上得出一定的结论，有时这些结论不尽相同，

在此基础上，申丹提出了隐性叙事进程这一概念。申丹认为“在很多叙事作品中存在双重叙事

运动，不仅有情节发展，且在情节背后，还存在一股并行的叙事暗流，称之为‘隐性进程’，

在国际上，命名为‘covert progression’”。  

从隐性叙事进程入手，会发现小说中存在种种细节，对女主人公的觉醒构成反讽，这些微

观细节处更是对主题的进一步深化。一直以来的分析都把《觉醒》看做维多利亚时代新女性

的先声，因为主题大胆，该书一经出版便被禁止，该书的接受过程也为评论家们津津乐道。

本文旨在运用申丹教授提出的“隐性叙事进程”分析凯特·肖邦公认的女性主义代表作《觉醒》，

指出在小说中，对女主人公埃德娜的觉醒从头到尾都有一股反讽暗流，这一暗流呼应了小说

的结尾——埃德娜的觉醒注定会是一种失败，体现出隐含作者的保守主义立场。 

2. 《觉醒》的显性叙事进程 

《觉醒》之所以被看做是女性主义的代表作，年轻漂亮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埃德娜，生长

在一个传统保守的长老会家庭，在经过几次青春期懵懂的暗恋失败后，“巧合”（accident）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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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给了克里欧人礼昂·庞特里耶，“就像很多其他天命注定的婚姻一样”。（201页）婚后的日

子本来也是一帆风顺，衣食无忧，但一次格蓝岛度假打破了这种和谐的家庭生活。埃德娜在

这里遇到了一系列克里欧人，首先是阿黛儿·拉提诺，是她对埃德娜的抚慰（gentle caress）带

来了埃德娜觉醒的意识：“拉夫人将手覆盖在身旁庞太太的手上，见到庞太太没有要把手缩回

去的样子，便亲切的紧握着......起初这个动作叫庞太太有点不知所措，不过她马上就放开自

己接受这位克里欧人的抚慰”（20页），这是埃德娜觉醒的萌芽。而之后同劳伯特之间的接触

慢慢唤起了她内心的觉醒，自我的觉醒，精神的觉醒，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自

我同外在世界的关系。这是劳伯特给埃德娜带来的心灵上的觉醒。而在劳伯特去墨西哥的日

子，埃德娜又同厄洛宾有一段感情，这一段感情却全然是肉体的。在这里厄洛宾带给埃德娜

的是肉体上的觉醒，性欲的觉醒。尽管不同的人促进了埃德娜不同方面的觉醒，而在小说的

结尾埃德娜却走向大海自杀。 

同一真实作者在不同作品中往往有不同的隐含作者，表现出不同的立场。不能认为一个作

者所有的作品都表现同样的观点立场，因为根据叙事学的观点，隐含作者是作品推导出来的

作者，不同于真实作者，虽然对真实作者的了解有助于理解隐含作者。在《觉醒》中，显性

叙事进程可以推导出一个具有女权主义思想的隐含作者，而根据隐性叙事进程则会发现小说

中对这样的女权思想充满嘲讽，这也表现出来了隐含作者的保守态度。真实作者肖邦在父亲

和曾祖母的影响下，性格独立，还受到同时代的各种早期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故具有较为

鲜明的女性自我意识。但她毕竟处在保守的南方，因此作品中难免会有保守和传统的一面。

了解真实的作者有助于更全面地分析她的作品和理解小说中隐含作者的态度。 

3. 隐性叙事进程下的反讽 

申丹认为同样的文本细节有可能会在两种叙事进程中产生不同的意义，而文本的主题意义

则在于这两种叙事进程的共同作用。显性叙事进程是小说的主线，在这条主线下还存在一股

暗流，对主线起着加强或者颠覆的作用。《觉醒》中同样存在这样一条叙事暗流，小说的显

性叙事进程表现的是新女性的觉醒，而隐性叙事进程则对其进行了反讽。通常的反讽有两种

基本类型：“言语反讽”和“情景反讽”，前者涉及词语的表面意思和说话者意在表达的意思之

间的不协调，后者则涉及行为预想的结果和实际结果之间的不协调。还有一种较为常见的反

讽是我们所熟悉的“戏剧性反讽”。而申丹提出了“语境决定的反讽”，其特点是：文字与其所

旨在表达的意义协调一致，行为本身也不产生反讽性，但这些文字和行为在特定的语境中则

隐含的反讽性。申丹在这里指出，隐性叙事进程的反讽是作品从头到尾的一股反讽性潜流。

《觉醒》中隐性进程的反讽如果单独看，并不具有，因为其文字和所表达的意义一致，只有

放在整个小说中才能看出反讽暗流。这样的反讽暗流使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加复杂丰

富。 

3.1 对婚姻的反讽 

小说开篇便是看报的庞特里耶先生，随后埃德娜从海边回来，这里评论家们关注的都是庞

先生把太太看做一件自己的财产：“他看着太太，好像心疼一件遭到损坏的财产。”（2页）在

19世纪末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将自己的太太看成自己私人财产是当时普遍的看法，这可以

从“已婚妇女法律地位从属”（coverture）看出。“已婚妇女法律地位从属”是过去英美普通法中

关于已婚妇女法律身份或状态的一个法律概念，指的是女性在结婚之后其法律权利便与丈夫

的合二为一，那个“一”就是丈夫，妻子隐身于丈夫的庇护之下，由其丈夫代表。这是显性叙

事进程所体现的主题，强烈的男女社会不平等。在小说第三章的描写却对这一主题构成反讽，

“他觉得她太不够意思，她是他生存唯一的目的，居然对他的事那么无动于衷，对他所说的话

那么不重视。”（6页）这里生存唯一的目的就是对前面叙述的私人财产进行的反讽。在埃德

娜同庞先生发生争执的第二天，庞先生意识到自己前一天晚上的确有点失控，所以对此作出

了补偿。首先是将前一天晚上从克联饭店赢回来的钱分了一半给太太，然后从新奥尔良寄回

礼物。埃德娜对此的表现“她和一般女人一样喜欢钱，所以欣然收下。”（8页）原文的“no li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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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埃德娜对金钱的喜爱，这股暗流其实是对后面埃德娜搬出庞先生的豪宅住进“鸽楼”的

反讽。这种种隐性叙事暗流都旨在说明虽然庞先生受社会规范的限制有自身的局限性，但是

同其他丈夫相比，庞先生算得上是一位好丈夫。 

小说中除了表现庞先生对埃德娜的好和体贴以外，也极力把庞先生描写成一位受人喜爱的

男士。在从格蓝岛回去后，庞先生发现太太行为举止不同寻常，还去孟德莱医生那里寻求帮

助，并对医生说道他不愿同女人吵架，也不想对她们无礼，特别是他的太太。在对待埃德娜

怪异的行为上，庞先生找到了医生，但是又不想直接让医生给太太诊断，而是让医生以老朋

友的身份去家里吃饭，这也说明他考虑到了埃德娜的感受。即使在埃德娜未经丈夫同意的情

况下擅自搬去“鸽楼”，庞先生虽然心中不快，也是极力为其善后。小说除了描写庞先生对太

太的体贴关爱以外，还对其婚姻作了一个总体的描述“accident”。作者在描写埃德娜的几次感

情的时候，是以埃德娜为视点来进行叙述的，在这里作者说埃德娜嫁给礼昂·庞特里耶纯属巧

合，其实也是对他们婚姻的一种反讽。从古至今婚姻都是神圣的，而这里神圣的婚姻竟然只

是一场“accident”。 

3.2 对母爱的反讽 

在对待孩子方面，埃德娜曾说“我可以放弃不一定必要的事物，可以为孩子放弃金钱，放

弃生命，但是不可以放弃自我。”（59页）这里埃德娜表现出对孩子的爱，虽然不会为了孩子

放弃自我，但是这种母爱已经超越生命。然而文中多处描写夫妻两人如何对待孩子，这些看

似无关紧要的描写其实也对埃德娜宣称的母爱进行了反讽。和埃德娜相比，庞先生虽然没有

像埃德娜那样明说对孩子的爱，但小说开篇作者便以全知叙述的口吻说“庞先生忘了给小孩买

糖果和花生，可是疼爱他们的心意一点都不假。”（6页）在庞先生对埃德娜疏于照顾孩子这

个情节中，有评论家认为庞先生在这里是无理取闹。然而这句话“庞先生了解发烧的症状，错

不了的”（6页），说明至少在庞先生看来，孩子真的生病了。 

小说中有明显描写孩子对父母态度的不一样，首先是孩子对庞先生：“两个男孩在一旁翻

滚，抓住他的大腿不放，要求他务必带着带那回来给他们。”（8页）这里可以看出孩子同父

亲的距离很近，父亲对两个孩子应该是很溺爱的。而在小说第四章作者这样说“庞家的小孩玩

一玩跌倒了，不太会哭着跑到妈妈怀里寻求抚慰，反而会自己爬起来，擦干眼角的泪水和嘴

边的沙土，继续玩下去。”（9页）有读者可能会说这是因为孩子懂事，但是这两处描写可以

看出，在爸爸面前孩子可以放肆地撒娇，表现得不懂事，而在妈妈面前却坚强懂事。究其背

后的原因可能是孩子同父亲的感情好过跟母亲的感情，所以在父亲面前可以肆无忌惮。这同

传统的维多利亚严父慈母的形象是截然相反的。 

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埃德娜对孩子的感情也会随之减弱“她对周遭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不

论是这条街，或是孩子、水果贩、眼前的花都是这陌生世界的一部分，而一时之间这世界对

她充满着敌意。”（67页）有时也会把自己的不快发泄在照顾孩子的混血保姆身上，责怪她做

事不仔细，不该让孩子在太阳底下玩耍。而对孩子的关爱也只是在自己心情好的时候才会出

现。在得知劳伯特要从墨西哥回来后，埃德娜心情极好，“她停在一家糖果店给在羿白市的小

孩买了一大盒的糖果，盒子里塞了一张卡片，匆匆写着几句温柔的话，并且附上很多很多的

亲吻。”（102页）这里“scrabble”和“tender message”本身就构成反讽，表现埃德娜对孩子的爱

被笼罩在同劳伯特感情的阴影之下。小说第35章，在同劳伯特见面的第二天早上，埃德娜心

情愉快，这也表现在对孩子来信的态度上：“这些信都让她蛮开心的。她心情愉悦的给小孩回

了一封信，答应给他们寄糖，还恭喜他们小猪猪诞生了。”（132页）由此可见埃德娜对孩子

这种不稳定的关爱是对其宣称的母爱的一种反讽。 

3.3 对女性独立的反讽 

《觉醒》主要讲述的就是埃德娜逐渐觉醒和独立的过程。但是小说的隐性叙事也对其构成

反讽。在小说开头，埃德娜在海里游泳，“她要远远的游出去，游到别的女人不曾游过的地方！”

（34页）她以为她跟其他女性不一样，以为自己游了很远，已经到了生死边缘。为了表现自

己的独立，“她并没有向她先生提及自己面对死亡的经验，还有那一瞬间的恐惧，只轻描淡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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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我以为会自己一个人死在哪里。’（35页）而庞先生却说“亲爱的，你没有游多远，我

一直在看着你。”（35页）本来游泳在小说中是作为埃德娜觉醒的重要一步，而庞先生的“你

没有游多远”暗暗对埃德娜自我感觉的独立构成反讽。 

小说中一个重要的情节便是埃德娜搬离丈夫的豪宅，住进自己的“鸽楼”。“鸽楼”作为埃德

娜独立的一个象征，是她走向独立的关键。为了表现自己的独立，“家里面只要是她自己买的

（her own）、只要不是她先生施予的东西（bounty），她都请人运到新家，不足之处，自己

再花钱添置。”但是就算是属于她自己的东西，大多也是庞先生花钱买的。在19世纪末，根据

“已婚妇女法律地位从属”原则，从女人嫁给男人的那一天起，她的一切都属于丈夫，她的行

为也受其控制。在法律上她丧失了一个自然人的身份和权利，既不能在经济上独立也不能在

行为上自主。虽然埃德娜认为搬去“鸽楼”就意味着迈出独立的第一步，但是按照当时的情况

来看，她的行为却不是真正的独立。 

埃德娜的独立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精神的独立，第二个是经济的独立。在埃

德娜看来，自己实现了两方面的独立，搬去“鸽楼”首先是精神上的独立，花自己的钱意味着

经济上的独立。她之所以把丈夫施予的东西留下不带走，也就是为了自己能够在经济上独立。

为了庆祝自己搬去“鸽楼”开始新的生活，埃德娜举办了个盛大的宴会，但是她却准备让丈夫

为这个宴会买单。同时，埃德娜也大方告诉大家自己所佩戴的钻石：“相当新，事实上是‘崭

新’；我先生送我的，今天早上才从纽约寄到。”（110页）本来是庆祝自己独立自由的宴会，

宴会上的一切东西都是由庞先生买单，从精致的器皿到女主人佩戴的钻石项链，再到宴会上

所有的食物。 

整个小说的情节就是围绕埃德娜的觉醒，以及自我逐渐独立展开的。但是文中这些看似与

主题无关的细节描写却在暗暗颠覆主题。埃德娜并没有如她所想真正地独立，不管是在精神

上还是经济上。经济上仍然依附于庞先生，要靠庞先生她才能举行那个盛大的宴会。而在精

神上，虽然她有意识想要独立，但是她所意识到的独立太过局限，她对芮芝小姐说：“我相信

我一定会很喜欢这样子的安排，会喜欢自由、独立的感觉”（99页），她以为搬出豪宅搬进“鸽

楼”就是独立了，这是对埃德娜的独立进行的反讽。 

4. 双重叙事下的张力 

在对婚姻的反讽中，显性叙事描写的是受到婚姻桎梏的埃德娜如何想冲破婚姻这个牢笼获

得自己的独立。鸟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开头、中间和结尾的三次出现和显性叙事主题形成对

应。在这里可以把埃德娜看做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只黄绿相间的

鹦鹉悬在门外的鸟笼里”（1页），这个鸟笼里的鹦鹉形象正是埃德娜的写照：婚姻就是她的

鸟笼，她就是关在鸟笼里的鸟。而在文章中间，芮芝小姐对埃德娜说“想要飞越传统和偏见的

鸟儿得要有强壮的翅膀，小东西伤痕累累、精疲力竭地掉回地面的景象珍悲惨。”（104页）

埃德娜这只小鸟想冲破婚姻的牢笼，想要飞越传统和偏见，追寻自由，然而芮芝小姐的这番

话却也暗示了小说的结尾。结局出现的小鸟，“一只断了羽翼的飞鸟在空中扑打，旋转，拍动

着羽翼，无力的画着圈子下坠，坠入水中”，（146页）最后这只小鸟坠入了水中，同女主人

公的结果一样。在显性叙事进程中，鸟就代表困在婚姻这个牢笼中的埃德娜。 

显性叙事中的婚姻就是埃德娜的牢笼，但是隐性叙事却处处对此进行反讽。正如之前做所

的细节分析，从文中很多描写可以看出，婚姻生活并不是埃德娜所讲述的那么糟糕。庞先生

对埃德娜体贴关心，把她看作唯一生存目的，做事也考虑顾忌她的感受，隐性叙事中处处体

现的是庞先生对妻子的爱，而显性叙事却把他们的婚姻看作牢笼。这两种叙事结合起来形成

了一股张力，对认为女性在婚姻生活中就一定是受到压迫这一传统思想进行反讽。在《觉醒》

中，庞先生对妻子的态度，和妻子对待他的态度形成明显的对比，这不能不说是对埃德娜自

认婚姻不幸的反讽。 

在反讽的第二方面，显性叙事描述的埃德娜虽然不是一位妈妈型的女人，但是她也极力表

现出对孩子的爱，声称可以为了孩子放弃自己的生命。在显性叙事进程中，也可以看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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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娜疼爱孩子的地方，这和埃德娜最后的自杀也是相呼应的。在埃德娜自杀前，阿黛儿的

“想想孩子们”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追求自我和独立的埃德娜势必同传统的母亲这个

角色相冲突，两者不能调和。因此显性叙事中对埃德娜母爱的强调是同主题相呼应的。而在

隐性进程中可以看到埃德娜飘忽不定的母爱，这种母爱极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可以是没

有缘由的心情变化，也可以受到埃德娜和劳伯特感情的影响。如果用小说中的一个词来形容，

那埃德娜对孩子的爱是受驱动的（impulsive）。从隐性叙事可以看出小说中着墨不多的庞先

生，却对孩子极其宠爱。两种叙事所形成的张力构成了对埃德娜所谓母爱的反讽。 

小说的显性叙事讲述的是埃德娜觉醒和人格独立的过程，并且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宇宙中的

位置。埃德娜在小说中的独立主要体现在游泳和搬进“鸽楼”这两件事上，游泳让埃德娜在水

里自由自在，无所束缚。而搬进“鸽楼”则是迈向独立的关键，这两个情节都同主题紧密联系，

是埃德娜觉醒必不可缺的部分。但是小说的隐性叙事进程却从头到尾在破坏这个主题。埃德

娜以为自己游了很远，岂料一切都还是在庞先生的注视之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一切都在他的

控制下。“鸽楼”虽然作为独立的标志，但是叙事暗流表明埃德娜为此举办的盛大宴会却是在

庞先生的“赞助”下进行的，这说明埃德娜没有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实现真正的独立。显性叙事

和隐性叙事形成的张力暗中破坏小说的主题。主题表现的是埃德娜的觉醒和独立，而叙事暗

流却对其进行反讽，认为情节中所描述的独立并未真正实现。 

5. 结语 

对于一部叙事作品，如果单从情节出发，往往无法发现同时进行的另一叙事暗流。从“隐

性叙事进程”出发，可以把文中很多的细节联系起来，这些细节可能因为对于情节无足轻重而

显得琐碎离题。只要逐渐发现隐性进程，相关文本细节就不会再显得琐碎，而会获得主题相

关性，其审美价值也会相应显性。《觉醒》很有很多看似同主题无关的细节，但是这些细节

却构成了一股叙事暗流，这股隐性叙事暗流同显性叙事一起形成的张力对小说主题起着一定

作用，或者强化主题，或者颠覆主题。在《觉醒》一书中，这股张力就对女主人公埃德娜的

婚姻、母爱和独立构成了反讽，在一定程度上同主题进行抗衡。这两个一明一暗的叙事进程

相互制衡，相互作用，各种矛盾的成分相互牵制，两个叙事进程所形成的张力进一步丰富了

小说的主题，表现了作者的保守主义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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